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耙
地
虫

一种与劳动有关的昆虫，乡下的昆

虫就是勤劳，不但会推磨，还会耙地。

过去我老家耕田耙地用黄牛，现

在早就用上了“铁牛”——我小的时

候还没有。收割之后，播种之前，黄

夹滩的大片河滩地上，大伯一大早就

吆喝着牛下地了。两头黄牛拉着一张

木犁，雪亮的犁铧插进土里，翻起的

泥土像波浪一样往一边倒。大伯一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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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着犁梢，一手扬着鞭子，嘴里哦嘞哦嘞地打着耕

田号子，时不时地把手中的鞭子在虚空里挥一下，

半空里一声炸响，两头牛的脚步便明显地加快了。

耙地的时候我会跟着去看，大伯一脚前一脚后站在

木耙上，在刚犁过的土地上颠簸起伏，一俯一仰，

在我们的眼里，很是惬意潇洒。遇到比较平整的地

块，大伯会在耙上放上两只蜡条筐，让我和二哥坐

在里面，他拉着牛绳跟在耙后走。现在想起来，感觉

真像是一只小艇在海上行进，有点颠簸，有点刺激。

其实耙地虫跟真正的耙地无关，它可不能帮人

干活，但是在孩子的游戏中，它拖着一根草棒爬行

的样子还真有点像黄牛在田里耙地。实际上它的样

子一点儿都不像牛，倒是跟山上石头下的蜈蚣样子

差不多，只是它长不了蜈蚣那么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

它永远只有火柴棒那么长，也不像蜈蚣那样会咬人，

要是它有蜈蚣那本事，想来我们谁也不敢去碰它，

更不敢拿它当牛使，要它“耕田耙地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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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的尾巴尖上一左一右有两根紫红色的尖刺，

跟它的身体颜色一样，硬硬的，微微上翘，我至今

仍然不明白这两根尖刺对它自身有什么积极的意义，

好像也不能作为自卫的武器，对付敌人还没有蜜蜂

尾部藏起来的那一根针管用，更没有蝎子那根高高

扬起的尾刺厉害。但在孩子们的眼中，它的这两根

尖刺却是大大地有用，天生可以当作承载“耙”的

工具。百灵因为叫声动听成了人们的笼中之物，耙

地虫因为这尾巴上的两根尖刺成了孩子们的玩物。

我不知道它们非要生这两根尖刺干什么，要是没有

了这两根刺，它们该活得更潇洒，也不用这样整天

提心吊胆，动不动就被孩子们捉住欺负一番了。

孩子们给它准备的“耙”五花八门，各种各

样，有时是一截巴根草的草茎，有时是一段细小的

枯树枝，有时甚至是一片小小的树叶，这得根据当

时当地的条件来定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或什么地

方就会和它狭路相逢。耙地虫的家不怎么固定，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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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可以生存，人家里也能找到它的踪迹。有时候你

帮妈妈做饭，在灶门口烧锅，会冷不丁地从草堆里

爬出一条，你赶紧抓住，揪住它的尾巴，掐一小段

麦秸横着插在两根刺上，看它在眼前爬来爬去。在

灶前切菜的妈妈会感到奇怪，怎么锅盖刚才还在冒

烟，现在却没有白汽了呢？也听不到风箱呼哧呼哧

的声响了，小大子在干什么？叫了几声小大子没有

回应，妈妈放下手中的切菜刀转到灶门口一张望，

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的小大子正拿着一根小草棒，

拨弄着地上四处游走的耙地虫呢，灶膛里的火还不

知什么时候就熄了。直到一只脚覆盖上自己的“耕

牛”，耳朵上同时一阵火辣辣的疼，你才激灵一下子

从“耕田耙地的劳作”中惊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怒

气冲冲的妈妈正拧着自己的耳朵呢，灶膛里也早就

没有了火星，你赶紧扔掉草棒，绕了个草团塞进灶

膛，使劲呼哧呼哧拉起风箱来。

那顿饭你当然没有吃好，因为你的疏忽，煮出



耙地虫：学名蠼螋（qú sōu），革翅目，蠼螋科。
腹部伸缩自如，末端有由尾毛特化成的尾铗，雌虫尾铗平
直，雄虫尾铗弯曲。生长在土壤中、落叶堆或岩石下，喜
欢潮湿阴暗的环境，杂食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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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饭半生不熟，妹妹噘着小嘴拒绝吃饭，弄得你心

中没着没落好一阵难受。

可是就在你没情没绪一个人坐在灶门口反省的

时候，草堆下又爬出一只耙地虫，你一伸手逮在手

中，截根草棒插在它的尾巴尖上。看着它拖着草棒

到处游走的滑稽样，一种简单的快乐很快传遍你的

全身，妈妈揪耳朵的疼痛、妹妹没吃饭的不快倏忽

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

旱
螺
螺

“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阿嫩

绿的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

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”爬上去干什么？

歌中没有明说，但却有黄鹂鸟对它的

忠告：“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，你早早

上来干什么？”似乎说的是蜗牛要爬上

去吃葡萄。我没见过蜗牛吃葡萄，倒是

见过它吃嫩叶，也不是吃葡萄的嫩叶，

而是吃农民种在地里的庄稼的嫩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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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于门前小汪塘里的田螺，时庄人习惯把吃庄

稼嫩叶的蜗牛叫作“旱螺螺”。大伯家屋后的那堵墙

上旱螺螺最多，我每次捡知了壳经过那儿，都能发现

墙上一道道白亮的痕迹，像邋遢孩子的衣服上粘了一

道道鼻涕干了以后的样子。顺着这道“鼻涕”往上找，

总能发现一个旱螺螺口朝墙面粘在那儿，小指头大小，

扁圆形，硬壳螺旋状一圈一圈向外漾开去，用小棍轻

轻一拨，这个旱螺螺便会离开墙面落向地面。我不敢

用手指去碰它，大人们说，旱螺螺有毒，我怕碰了它

之后万一真被它毒死有点得不偿失，跟它比起来，我

这条命要值钱得多。我会找来一点儿水淋在它用“干

鼻涕”封住的壳口上，不一会儿，便见两只柔软的触

角慢慢伸出壳来，接着是头，然后是身体，我看着它

背着它的家慢慢往墙上爬，一路留下了亮晶晶的水痕，

只一会儿的工夫，就变成白亮亮的“干鼻涕”了。

我没见过有鸟儿吃它，不知道是鸟儿本来就不

吃它还是吃了它就真的会被它毒死。我见大伯经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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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着一把扫帚去后墙上扫旱螺螺，然后用脚踏碎，

就有点诧异：“这点小东西招谁惹谁了？最多也就是

在你家墙上抹了一道道‘鼻涕’而已，也不至于要

它的命啊。”大伯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看屋后这片庄稼，

被它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？用农药都杀不死它。

唉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大伯有点无奈。

大伯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再调皮的耕牛到了他

的手底下都服服帖帖，没想到这只小小的不是牛的

“牛”却让他这么头痛。既然连他都说对它们没办法

了，想必这小虫子真的很牛，我不由得对这个指甲

盖大小的家伙肃然起敬了。

还没让我敬佩几天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

我对它彻底失望了。那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像往

常一样来看它，一道光亮从眼前闪过，一只萤火虫提

着灯笼过来了。只见这位来访的客人不慌不忙地抽出

细如毛发的两片颚，弯拢来成为一把锋利的钩子，很

礼貌地在旱螺螺的外壳上敲了敲，像是在轻轻敲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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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像是在亲密接吻。也只五六下，就见这只体形比它

大许多的旱螺螺兴奋地扭动几下身体，便一动也不动

了，触角软塌塌拖垂下来，像一块抹布一样软瘫着。

客人又是一阵轻吻，主人很快就变成了一摊肉粥。真

是不错，知道自己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待客，就把自

己的身体献了出来。客人倒也不客气，在空中跳起了

优美的舞蹈，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传递出快乐的信息：

快来快来，这家主人真是客气，大家都来做客吧。于

是，一盏盏小灯笼接踵而至，接到邀请的萤火虫们都

来共进这丰美的晚宴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当我捡知了壳

再一次经过大伯家屋后时，发现了一枚旱螺螺壳，里

外一样干净，没有半点残余。

真是应了那句古话：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

后有能人。连大伯都挠头皮的旱螺螺，居然让这小

小的萤火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，要不是因为后来听

说萤火虫中的某些雌虫会谋杀亲夫，我简直就要对

它崇拜得五体投地了。



旱螺螺：学名蜗牛，软体动物门，腹足纲。
有甲壳，形状像小螺，走动时头伸出，受惊时则头尾一
起缩进甲壳中，蜗牛身上有唾涎，取食腐烂植物，产卵
于土中。


